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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鲁迅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最早撰文评论《围城》的人是谁

李景贤先生是著名外交官，他曾任

中国驻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常

年在苏联、俄罗斯工作。他2002年写的

文章《毛主席与翻译》，述及自己给毛主

席做翻译的体会，特别提到了毛主席对

翻译工作者提出的要求：译员读书要广

泛一些。

李大使文中写到毛主席有一次与苏

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论遗传学问题，谈话

时提到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担任翻译

的张子凡对主席说自己对“遗传学一窍

不通，实在翻不了”。毛主席教导这位

译员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杂七杂八的

东西都要看一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

派上用场。”主席这番教导对于翻译工

作者而言是极为切当而中肯的，译者就

应该是个杂家，什么都要懂一点，翻译

起来才能游刃有余。著名语言学家和

翻译家吕叔湘先生写过一篇文章《翻译

工作和“杂学”》，他也认为翻译工作者

需要懂点杂学：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人

情风俗，俚语方言，历史上的事件，小说

里的人物，五花八门，无以名之，名之以

“杂学”。这应该是每一个从事口笔译工

作的人的共识。

李大使文章中还提到毛主席引用的

中文俗语“三个臭皮匠，胜个诸葛亮”的

翻译问题，他请教了俄语高级翻译李越

然，问当时是怎么翻译这句俗语的。李

越然的回答是：“这个俗语在《毛泽东选

集》中就出现过。该选集翻译成俄文

时，任务是由中苏两国的语言专家集中

在北京一起承担的，当时苏方派来了二

十多位俄语语言学家。翻译这个俗语

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

是直译，另一种是意译。苏联专家坚持

用直译，只在‘诸葛亮’之前加‘智者’一

个词，还把‘臭’改为‘糟糕的’即可。经

中苏专家反复推敲，最后采用了上述译

法。”李越然还说，在书面语中上述译法

完全可以看得懂，但是在口译时，听众

可能会被“臭皮匠”“诸葛亮”这些形象、

人名弄得一头雾水，一下子反应不过

来。在世界共产党首脑大会上，主席再

次引用这句俗语时，李越然想起俄语中

一个相似的俗语“一个脑子固然好，两个

脑袋就更妙”，照此翻译出来，与会者一

听就懂了。

“三个臭皮匠，胜个诸葛亮”，在《毛

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页和第三卷第887

页上都有出现，表述上略有差异：“三个

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三个臭皮匠，

胜过一个诸葛亮”。外文出版社提供的

英译是“Threecobblerswiththeirwits

combinedequalChukehLiangthemas 

termind.”，这一译法增加了withtheir

witscombined和themastermind，意思

变得更为显豁，表达却不显累赘，但较之

汉语原文，少了“臭”字的表达。不过，在

英译中不翻这个“臭”字似也无伤大雅，

要是吹毛求疵的话，这个英译里的equal

（等于）倒是可以改为surpass（超越）或

者excel（胜过）。值得指出的是，俄文中

“一个脑子固然好，两个脑袋就更妙”在

英语中也有同样的说法：“Twoheads

arebetterthanone.”在会议口译中，如

果一时想不起来这句英语谚语，考虑到

外国听众对“臭皮匠”“诸葛亮”不熟悉，

译者不妨做一点变通，译为:“Thecollec 

tivewisdom ofthemassesisalways

betterthanthatofthecleverestman.

或者 Nothingisimpossiblewhenpeo 

pleputtheirheadstogether.”

参与《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的专家

程镇球先生在《翻译问题探索——毛选

英译研究》一书中指出：“译好成语和谚

语是不容易的，因为涉及两种语言的不

同民族色彩、文化传统和文字特点。成

语和谚语富于形象，文字简洁，有的还包

含典故。东西方文化差异较大，处理恰

当是要花大力气的。”说得自然没错，做

过口笔译的译者对此都深有体会。接

着，程先生笔锋一转：“但是成语和谚语

的运用，和文章的风格很有关系，译文要

忠实于原文，这些地方又必须尽量传译

出来。正因为成语和谚语的民族色彩浓

厚，我们就不能轻易用西方的成语、谚语

来代替。”这一说法就值得商榷了。我认

为还是应该以受众能看得懂或听得懂作

为标准，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西方语言

中有对应的表达方式，不惜牺牲中文中

的形象，也要采用；如果西文中没有相应

的表达，则只好退而求其次，在保留中文

中的形象的同时，适当地增译、改译，以

便受众能成功地接受。

顺便一提，吕叔湘先生《翻译工作和

“杂学”》一文中所举的一个例子可以拿

来说明翻译之难和翻译工作者懂得“杂

学”之重要。《傲慢与偏见》第一章中有一

句“SirWilliamandLadyLucasarede 

termined to go,merely on thatac 

count.”，不熟悉英国贵族圈子里称呼习

惯的译者往往会译作“威廉爵士和卢卡

斯夫人……”，中文读者一定以为他们是

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其实他们是夫妇俩，

应该译为“卢卡斯爵士夫妇”。吕先生没

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译，这里不妨稍加

说明：读过《傲慢与偏见》原著的读者大

概都知道，威廉 · 卢卡斯是准男爵（bar 

onet），其位在男爵（baron）之下，骑士

（knight）之上。按照贵族制度规定，准男

爵的爵位不能传给子孙后代，而且其夫

人的称呼也不能以她自己的名字（first

name）冠之；如果威廉 · 卢卡斯是男爵，

那么他夫人的称呼就可以使用她的名

了，比如同书第一卷第十四章中的凯瑟

琳夫人（LadyCatherinedeBourgh），她

是伯爵（earl）的女儿。假如卢卡斯夫人

的名字是Catherine，结婚后随夫姓，全名

是CatherineLucas，而威廉 ·卢卡斯的爵

位是男爵或高于男爵，那么她就可以被

称为LadyCatherine，原文就会写成Sir

William andLadyCatherine，中文译成

“威廉爵士夫妇”，准确无误。吕先生认

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其实并不简

单。人民文学出版社（张玲、张扬译）和

上海译文出版社（王科一译）的两个中译

本，就都译成了“威廉爵士夫妇”。

《围城》是钱锺书先生名作，一经发

表，如花引蝶，招来种种评述。那么谁

是评论《围城》第一人呢？四川大学中

文系教授陈思广撰有《〈围城〉出版初期

的臧否之声》：

6月，仅看了前三章的邹琪就在
《小说世界》1946年第3期《佳作推荐》
里对《围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长篇
小说往往不容半途读起，但《文艺复兴》
里面的《围城》，至少是一个例外。作者
钱锺书散文写得字字珠玑，这些东西搬
在小说里还是一样灿烂可爱。这并不
是说他喜欢掉书袋……拿中国小说来
比，第六期的那一部分很像儒林外史。
即使前面的没有看，你还是爱看这一部
分。看了这一部分，你就想看前面，等
着后面。故事并不紧张，它是写出来让
你慢慢看的。”这是第一篇评介《围城》
的文字。

言下之意，邹琪是评论《围城》第一

人。2012年，《〈围城〉出版初期的臧否

之声》刊于《中华读书报》《文学教育》

《读书文摘》《语文教学与研究》，流传甚

广。《围城》分作10期，连载于《文艺复

兴》第1卷第2期（1946年2月）至第2

卷第6期（1947年1月）。我存有多册

《文艺复兴》。邹琪所述“第6期”，当指

第1卷第6期《文艺复兴》（1946年7月1

日），所载《围城》已是第4章。1946年

第3期《小说世界》发行时间也是7月1

日。准确地说，邹琪是匆匆读完第4章

《围城》，赶写《佳作推荐》，刊于《小说世

界》。匆匆的缘由，不仅仅是第6期《文

艺复兴》的面世时间。彼时，文艺繁荣，

诸多期刊纷纷刊载小说。小说世界杂

志社为了帮助读者选择佳作阅览，临时

决定于此期杂志开辟新栏目《佳作推

荐》，每期推介多部小说，像钱锺书《围

城》、沈从文《虹桥》等。故而邹琪有关

《围城》的文字，仅约200字，只占首期

《佳作推荐》一小部分。

邹琪的确出手很快，《围城》连载还

未过半，其文已见刊。不过，在此之前

的6月13日，《辛报》就已发文《柬钱锺

书先生：恋爱的把戏》，作者署名“枚

屋”。这才是评论《围城》的第一文。此

作有趣，兹已难见，摘录如下：

……人生是戏剧，那么这类“言情
小说”只是魔术师的把戏而已，吞火吐
火，变鸡变羊，只要作者的魔术棒随心
一指。

叶圣陶先生虽说：恋爱是属于公子
哥儿的，我想即使公子哥儿式“小资产
阶级的女性”（巴金语），于这些死鱼眼
珠的恋爱也有一天会厌倦的。

读了五期《文艺复兴》，尽可能拣
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先看，我对
文才并茂《写在人生边缘》的作者有一
层偏爱。直到如今，批评界对《围城》
还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也不是一个载道
派，一定要到他人作品中去找教训。但
读了几期《围城》，有点茫然若失。失了
些什么？

一时也说不上来，就像到戏院里看

魔术表演那样，变这个，变那个，而我左
看右看只看见了魔术师一个人的聪
明。这不是忌妒作者的博学聪明，他总
是高高在上，打这个一下，刺这个一下，
笑他一阵，揶揄他一阵……

我再合上了书本，打了个寒噤，人
类有点寒冷。看《围城》像赴阔人家的
盛宴，去时高烧红烛，珠光宝气，花锦一
团；曲终人散，独自回家，回想到方才的
热闹是套了面具的笑容，而我也是赔笑
的一分子。这时的人生对你是多寒冷。

我不晓得是钱锺书先生的错，还是
我们这个人生的错？我也不晓得钱锺
书先生是不是在写恋爱，如果恋爱是
《围城》那样的把戏，它一定是一条顾影
自怜的细流，流过去了，没有回头看一
下大树、田野、人家、远山……

无论发表日期，还是文字体量，枚

屋当是《围城》最早的评论者。还有枚

屋对于《围城》的认知，也不像邹琪一味

揄扬，而是充分肯定钱先生语言才华的

同时，也批评了《围城》的内容过于单

一（恋爱言情），主题过于透彻（人生

无奈）。《围城》“只是魔术师的把戏”，

有此缕析，作者的文学素养，可见一

斑。那么他是谁呢？

此文刊于《辛报》，可知作者枚屋就

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小说家东方蝃

蝀，即李君维(1922—2015)。他暮年撰

文见诸《文汇报》，溯其笔名来历。尔

时，好友董鼎山任《辛报》副刊编辑，向

李君维约稿。他翻阅字典，看到“梅楣

玫枚等”同音字，唯有枚字不含脂粉气，

遂名“枚屋”。

李君维终究是偏爱钱先生小说

的。前五期《文艺复兴》，除去四期《围

城》，还有创刊号的《猫》，他都一一抢

读。写毕《柬钱锺书先生：恋爱的把

戏》，他继续浏览了一期《文艺复兴》，又

写下读后感《围城》，署名“白香树”，刊

于1946年7月31日《七日谈》。此文笔

调急转，开篇坦言：钱锺书的《猫》，叫我

对小说发生了兴趣；随后肯定两篇小说

俏皮讽刺的机智语言，及苏小姐的人物

个性。文末更是为《围城》开脱不足：谈

《围城》要忘却了世俗对小说的概念，不

必想到故事呼应，人物安插，一如金圣

叹的骂人，骂得不亦快哉？这篇短评

论，与《柬钱锺书先生：恋爱的把戏》，作

者判若两人。究其缘由，钱氏语言令他

折服，正如他文中有言：那些“引经据

典，迂缓曲折，险些蒙过读者”的骂人

话太过精彩了。直到1949年，李君维

还想起《围城》，他于影评中赞赏新片

《俏丫头》很像《围城》，“带给了观众一

点人的喜欢”。

说回李君维因《猫》爱小说，也易

“蒙过读者”。 他爱上小说，不仅缘自

《猫》《围城》，更因他是张爱玲的“头号

粉丝”。他以“东方蝃蝀”名世。此名就

取自张爱玲的散文《必也正名乎》。他

的小说也师法张爱玲的作品，几近乱

真。为此有人写过《东方蝃蝀确有其

人》，为张爱玲辟谣。他却赢得“男张爱

玲”的美誉。李君维还写过《跟在张爱

玲后面》诸文，记录下两人交游琐事。

那么，他是否认识钱锺书呢？我向李君

维的生前好友严晓星老师请益，获悉李

君维认识杨绛，也说起过钱锺书，兴许

是冯亦代介绍的。又阅李老文集《人书

俱老》才知，他是徐燕谋光华附中的学

生，唐大郎的好友。徐唐两位文人都是

钱锺书的诗友。钱锺书友人冯亦代又

是李老旧雨，因此李君维一直关注钱锺

书、杨绛伉俪的著作。暮年李君维，还

写下多篇阅读杨绛书文的佳作，顺笔否

定钱先生“吃鸡蛋不用认识母鸡”的妙

论。我深有体悟。不是有些学者坚持

“认识母鸡”，挖出李君维其人其事，我

也无法断定：“男张爱玲”——东方蝃

蝀，竟是评论《围城》第一人。

当下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受到公众

的关注，我想起，鲁迅在知识产权保护

方面，也是很有故事的。鲁迅出国留学

还是清朝末年，1909年鲁迅从日本留学

归国后，就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了。不

仅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也具备了全面

的现代意识，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虽然那时候的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国还

是滥觞期，鲁迅本人也有一个逐步建立

概念的过程，但在中国，鲁迅还是比较

早建立这种概念，并在实践中有意识运

用的人之一。

鲁迅的版权保护意识
鲁迅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首先体

现在出版著作的版权印花上。

五四时期，鲁迅著作出版时，一般

还不带有版权印花，如《一个青年的梦》

（1922）、《呐喊》（1923）、《中国小说史

略》（1923—1924）虽然已有“版权所有”

一类标注，但都是没有版权印花的。鲁

迅笔下最早的版权记载是1921年7月，

在他给周作人的书信中提到，他正与北

京大学编译处接洽版权事宜。实际上

是当时商务印书馆拟再版周作人的《欧

洲文学史》，鲁迅代周作人将版税印花

寄北大编译处转商务。后北大编译处

不允代转，予以退回。这是鲁迅第一次

在文字中提到版权印花。

鲁迅本人使用版权印花，是到上

海之后。有证据表明，最迟从1929年

鲁迅就开始使用版权印花了。那时候

他发现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克扣他的

版税，鲁迅托律师与之经过法律交涉

后，双方和解，谈好从此开始全部印品

都贴印花。此后的鲁迅作品，凡是通

过专业出版机构出版的，就都贴上版

权印花了。至于鲁迅自己以“三闲书

屋”名义出版的书，就基本上没有了。

实际上，贴版权印花，也是那个时代的

通行做法，比较正规的出版机构，都会

这样做。

对于社会上的盗版，鲁迅深恶痛

绝，也多次设法予以打击。1931年曹靖

华翻译的苏联小说《铁流》出版后，次年

在北平出现了盗版，“坏纸错字，弄得一

塌糊涂”，鲁迅是曹靖华的代理人，就把

版权卖给上海的光华书局。鲁迅代贴

印花，译者曹靖华版税照抽，保护了译

者的权益。自己出书缺乏版权印花时，

鲁迅还委托书店代购空白的版税印花，

也有利于保护版权。有一次，他说好给

北新书局500个印花，后来发现少了一

个，他还主动补上。

鲁迅对当时版权被任意侵害的现

象，十分不满，曾说：“有书出版，最好是

两面订立合同，再由作者付给印证，帖

在每本书上。但在中国，两样都无用，

因为书店破约，作者也无力使其实行，

而运往外省的书不帖印花，作者也无从

知道，知道了也无法，不能打官司。”

（《致唐弢（350826）》）。1931年10月曾

谈起：“翻版书北平确也不少，有我的全

集，而其实只三百页，可笑。但广州土

产当亦不免，我在五年前，就见过油印

版的《阿Q正传》。”

后来杭州的青年孙用翻译了《勇敢

的约翰》，鲁迅帮他办理出版事宜，前后

无偿为他奔忙两年，终于出版，鲁迅也

为他策划版权印花，细到用什么纸，裁

切到多大，每次递交多少个，都想到了，

就是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其利益。

对于侵权行为，
鲁迅也是不含糊的

对于侵权行为，鲁迅是毫不含糊

的，哪怕对于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未

名社、朝华社、北新书局，他也是该怎

样就怎样，宁愿闹翻，也决不姑息。未

名社是鲁迅在北京时期与韦素园韦丛

芜兄弟、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等几

个文学青年组建的文学社团，主要从

事外国文学翻译介绍，后来鲁迅离开

北京，韦素园生肺病住院，其他人也多

数离开北京，社务交给韦丛芜打理，结

果韦丛芜就乱来，造成该社亏空，无法

维持，后来盘给开明书店，鲁迅只好声

明退出该社，后来韦丛芜不得不返还

鲁迅的纸版。

还有朝华社，是鲁迅到上海后，与

柔石、崔真吾、王方仁三个文学青年加

上许广平一起创办的，其中的王方仁，

他建议把社员翻译的书，交给他的哥哥

那个书店去出版，结果这个人又乱来，

以次充好，乱做广告，代售处卖了书不

给钱，使朝华社难以为继，鲁迅最终与

之切割。

1929年，鲁迅发现自己一手扶植起

来的北新书局居然肆无忌惮地暗中克

扣他的大笔版税。当时鲁迅的著作大

部分都交给这个书店出版，这个书店是

原来北大学生李小峰开的，由于出版鲁

迅的书，就发起来了，后来鲁迅到上海，

他也把书店迁移到了上海。其间鲁迅

的书越卖越好，书的品种也越来越多，

李小峰就动起了歪脑筋，大肆克扣鲁迅

版税。鲁迅委托律师与之交涉，该店最

终返还鲁迅版税达两万元。但是，后来

鲁迅看他已经有悔意了，就仍然把自己

的书给他出，比如1933年的《两地书》，

还是交给该书店，最后用“青光书局”名

义出版。

“有人翻印 功德无量”
当时鲁迅的版税，最高可达25%，

但为了推广，有时候也主动降税到20%

甚至更少，为了传播，有时宁愿放弃。

有一次，有个青年告诉鲁迅，他看到有

人改编鲁迅翻译的《十月》，认为应该追

究。鲁迅说，我已经把版权卖给神州国

光社了，对此不能说什么，“但既系改

编，他们大约也不能说是侵害版权的

罢。”很好地把握了改编与侵权的关系。

1932年鲁迅把杂文集《二心集》版

权出售给合众书店，1934年，因《二心

集》被禁，该书店要将该书经审查后剩

余的文章改成《拾零集》出版，写信征求

鲁迅意见，鲁迅表示：“以售去版权之作

者，自无异议。但我要求在第一页上，

声明此书经中央图书审查会审定删存；

倘登广告，亦须说出是《二心集》之一部

分，否则，蒙混读者的责任，出版者和作

者都不能不负，我是要设法自己告白

的。”准确地把握了版权权益，实际上也

是表示了对当局无理查禁的严重抗议。

1936年，鲁迅自费编印了德国女

版画家《凯绥 ·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他

不但不拿版税，反而在版权页上写上

“有人翻印 功德无量”，目的还是为了

传播。

1932年，美国记者斯诺想翻译鲁迅

的作品集，请求鲁迅授予“翻译的特

权”，1934年6月鲁迅正式授权斯诺“作

品翻译及在美印行权”。同年8月，另一

个美国人伊罗生希望鲁迅授权翻译他

的著作，鲁迅回答说，我的作品已经授

权斯诺翻译了，不能给第二个人了。后

来伊罗生就改变了做法，编译了《草鞋

脚》多人合集。这说明鲁迅很注意保护

对方的知识产权。

1935年10月7日，鲁迅收到伊罗生

来信，其中谈到：他翻译的鲁迅小说《风

波》，已经由美国的《Story》月刊发表于

1935年9月号。这时他本人已经到了

法国。17日鲁迅给伊罗生回信表示：

“关于翻译我的小说《风波》，您要给我

的报酬，我是不取的。这事，我没有花

多少工夫。我希望，此款由您随意处

理。”这又体现鲁迅在版权保护前提下

的相互尊重意识。

今天我们怎样保护
鲁迅的知识产权

鲁迅生前是很有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的，但鲁迅逝世后，他的知识产权却

不断遭到侵害，从早年的盗版书，到后

来的仿冒手稿。1990年代，我曾经碰到

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某区警方来找我

们，让我们鉴定一批鲁迅手稿，我一看，

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委

托专业印刷单位仿真复制的鲁迅文

稿。这显然不是原件。警察听了说，那

让这个家伙逃过一劫了。原来是他们

抓到一个文物贩子，如果这批手稿是鲁

迅真迹，那就是两年徒刑起步，不是真

品，就只是投机倒把，没什么大事了。

我们鉴定这是假的，他就避免了一场严

厉惩处。

实际上，从那时以来，市场上就不

断出现鲁迅手迹赝品。不仅大陆市场，

海外市场也出现了。而且现在手段越

来越高明，已经升级换代到3.0版了。

最早是拿印刷品冒充，后来是扫描制

作，剪接拼凑，现在是临摹仿写，仅从字

体看，已经可以乱真了。只有最后一道

关他们闯不过，那就是内容，这个他们

伪造不出来。所以，现在鉴别鲁迅手

迹，不是靠鉴定字体，而是要综合考量，

特别是内容。因为一方面鲁迅的生平

那些人不可能完全了解，他们要伪造，

往往就会露出马脚。只要对内容深究

下去，最后总会发现破绽。所以，我们

编辑《鲁迅手稿全集》定下一条铁规矩：

争议不收。这样才能有效保证伪造品

无法鱼目混珠。

在今天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日益加

强、相关法制日益完善的时代，侵害知

识产权的事还是会不断出现，我们要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要学习鲁迅的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不仅要坚定维护鲁迅

的知识产权，也要维护知识产权保护法

规，打击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维护社会

公义。这也是鲁迅精神的一个方面。

许广平编的《鲁迅三十年集》

上每册都贴有鲁迅的版权印花

力群《鲁迅像》1936年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藏

选自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版画 ·丝路——2024上海国际版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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